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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幸亏来到这，
不然真撑不到现在”

元新养老院成立于2000
年，距今已有17年。69岁的周
文慧老人住在该院已16年，见
证了该院从一座四合院变成
一幢三层楼、从4位在院老人
到50多位老人的变迁过程。

谈到16年的养老院生活，
周文慧用得最多的词语便是

“满意”，“幸亏来到这，不然我
真撑不到现在。”

30岁时，周文慧患上类风
湿顽疾。到了50岁，类风湿疾
病越发严重，周文慧双腿僵
硬，无法下床，“吃喝拉撒全靠
我老伴儿，我俩相依为命。”老
伴儿离世后，周文慧彻底崩
溃。“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俩儿
子都忙，连带着我去医院看病
都得请假。我躺在床上，整天
哭，就害怕呆在家里死了都没
人知道。”

睹物思旧人，且一个人在
家无人看护，周文慧便打算去
养老院。“如果生病出事了，起
码也有人知道啊。”只是连她
自己也没想到，在元新养老院
一住便是16年。

刚住进来的几个月，周文
慧十分消沉，“天天哭，就想着
赶紧死了算了。可人家看护员
却一个劲儿劝我得好好活，天
天跟我聊天解闷，帮我按摩治
病，照看我的吃喝拉撒。”就这
样，周文慧重拾生活勇气，身
体逐渐康复起来。

入住16年，周文慧仅动过
一次回家的念头。2001年，元新
养老院规模较小，只是一座四
合院。冬天取暖用蜂窝煤炉，怕
冷的周文慧便想着回家去。“养
老院知道后，专门给我加了一
个炉子。”儿子也曾建议为其找
专职保姆，但护工细心的照料，
让周文慧心有不舍。“每月两三
千块钱，比起专职保姆，这里更
舒心。”

如今，周文慧与养老院护
工们亲如一家人，“我儿子都不
知道咋抬我、翻身照顾，她们知
道。”周文慧牙口不好，食物都
是炖烂了再喂；老人不爱浪费
粮食，护工就直接把吃剩下的
饭菜当面吃掉，“自己孩子也做
不到啊。”

“多活几年，
看看社会发展”

与周文慧境遇不同，家人
对李梦五老人照顾有加，可他

却自愿来养老院居住。“这里自
由，还有专人照顾。在家总是不
自觉地想给孩子帮忙，可人老
了，就该享享清福了。”

李梦五老人今年已93岁，
耳聪目明，只是腿脚有些不便。
李老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养老
院老年活动室的许多书法作品
都出自他的手笔。

60岁时，李梦五从机械厂
退休，闲不住的他又当起了门
卫传达，一干就十多年。“干不
动了，就想着找家养老院，清静
清静。”对于自己要去养老院的
想法，李梦五的儿子们并不同
意，“他们太传统，总觉得去养
老院不好。我就觉得好，在家没
朋友聊天，也没有专业养护。”

儿子们不同意，李梦五便
自己一个人悄悄计划。2003年，
年届80的李梦五走遍了半个济
南城，考察了十几家养老院，最
终来到了元新养老院。“那些

（养老院）管理不行，老人在屋
里抽烟喝酒，也不管。”

“儿子不同意，我就偷偷地
过来住。”李梦五称，两个儿子
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于是
他便跟住在城里的儿子说回乡
下，跟乡下儿子说去城里，“住
了一星期，他们才发觉不对劲，
这才不得不同意。”

当时李梦五每月退休金
500余元，刚好够养老院费用。
“有人劝我，说老本都花出去
了，不值当的。我来这里两次才
打定主意，这里的养老条件的
确吸引我。”

如今随着房租、人力成本
的上涨，养老院收费从每月500
元涨到了每月1500元，李梦五
老人的退休金也涨到3000元，

“赚钱一辈子，也该为自己花点
钱。”李梦五称，同楼一个老人
临去世，为子女留下一万块钱，
却因为忘事而记不得放在哪。

“你看！留着钱也白搭，留在自
己身上就对了。”

逢年过节，李梦五家人都
会接他回家过年。“我、周文慧

还有俩人，在这里住的时间最
长，但现在已走了俩。”看着当
年四人合影，李梦五老人感伤
道。谈及新年愿望，李梦五说：

“多活几年，享受享受，看看社
会发展。”

“先试试住下了，
一住就是9年”

在元新养老院，老人大都
两人一间公寓。93岁的刘振英
与周文慧共居一室。虽不及周
文慧、李梦五到此的时间长，但
她也居住了9年有余。

老人一头银发，身体健康，
语速快且音调高。老人原在孙
村镇务农，因房子拆迁，家人便
将其接到家中。虽有一儿五女，
但多年的农村独居生活，让刘
振英很不习惯城市生活。

刘振英称她年事已高，从
未与儿媳住在一起过，儿媳也
快60岁，还得看孙子，“我也就
别给她添乱了。”就这样，儿子
便与其商量，将刘振英送来了
这家养老院。“看了看环境，觉
得还行，就先试试住下了，这一
住就是9年。”

拆迁重建后，老人分得一
套60平米的楼房，但因自己腿
脚不灵便无法爬楼、年事已高
不能独居等原因而没去入住。

“全家商量后，决定把新房卖
掉，钱都用来养老。”起先，刘振
英的子女们为其找过专职保
姆，“一个月花两三千块钱，可
就是找不到称心的。”

儿子家住济钢宿舍，离
养老院近，他们隔三岔五便
来探望。多年养老院生活，刘
振英怡然自得，“吃穿都挺
好，在家也不可能一天三餐
都变着花样做。”

“我愿意在这儿过年。”刘
振英老人说，头几年春节孩子
来接自己回家过年，她不愿意
回去，嫌不方便，年轻人晚睡晚
起，与自己生活规律不搭调。她
还劝一些老人说，现在那种儿
女养老的旧观念应该改变，在
养老院养老不代表子女不孝。

养老院负责人孙雪梅称，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转
变观念，主动选择养老院养老。

“一半以上的老人都是这样，他
们子女经常来探望，有的甚至
天天来。”

春节脚步临近，孙雪梅及
护工们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有聚餐有联欢晚会。“第一次在
养老院过年的老人难免很失
落，我们就哄着陪着，到了第二
年就不愿走了。这儿热闹，有的
老人，家人来接回家过年还不
乐意呢。”

“照顾老人就是
体会老人的想法”

论硬件条件与规模，元新
养老院在济南属于中等水平，
却一床难求。从当初的一座四
合院发展成一幢三层楼，从4位
在院老人到如今的50多位老
人。如此火爆，归因于养老院护
工们的精心照料。

以孙雪梅为例，她原是一
名儿科医生，因身患重病难以
走出心理阴霾，后经朋友推荐，
便来到元新养老院进行疗养。

“与其说疗养，就是把自
己 锁 在 屋 子 里 ，天 天 不 出
门。”住了一段时间，心情抑
郁的孙雪梅开始尝试做起义
工。“第一次服务是帮老人理
发，理完后，老人高兴地合不
拢嘴，一个劲儿夸我。老人开
心，我心里也高兴。后来才懂
得那就是身心快乐，也不再
像之前那样患得患失。”

就这样，孙雪梅渐渐做义
工做上了瘾。“当时养老院的全
部床单被罩都是我一个人洗，
累却从没抱怨过，反而看着衣
服一件件减少，目标减少了，心
里有说不出的开心。”

心情越来越好，孙雪梅病
情也慢慢好转。两三年后，孙雪
梅便决定辞职来此当护工。十
多年的坚持，孙雪梅已成为元
新养老院的具体负责人。人员
管理、食谱菜单、帮老人戒烟
等，事无巨细，她都亲力亲为。

她的努力，老人们看在
眼里，乐在心里。70多岁的李
奶奶患小脑萎缩，终日卧床
且无法表达。为了照顾好她，
孙雪梅便想出了“眨眼睛”服
务。“我就跟她说：想喝水就
眨眼睛，不想喝就不眨；吃苹
果 还 是 吃 梨 ，吃 梨 就 眨 眼
睛。”

在孙雪梅办公室挂着一块
提示板，上面详细记着每位在
院老人的生日。前几年，李奶奶
过生日，孙雪梅照旧为其煮长
寿面，“她却不高兴，直到晚上
家人来了，她才高兴起来。”自
那以后，孙雪梅意识到，照顾得
照顾到老人心眼儿里，“不然再
周到老人也不高兴。”

养老院住着一位退休大
学教授，老人总说得不到理
解。“有一次，我巡查房间，老
人拉住我要给我讲故事。他
的子女说，人家正忙着，你给
人家讲什么故事。”孙雪梅
称，家人无意间一句话，让这
位老人很失落，“照顾老人就
是体会老人的想法，但如今，
许多子女往往忽略了。”

位于工业南路义和庄的
济南元新养老院，成立已 1 7
年。这里居住着50余位老人，
他们有的为了养病，有的为
享清福，有的为了减轻子女
的负担。虽然养老理由各异，
但他们都得到了精心照顾。
在 养 老 院 负 责 人 孙 雪 梅 看
来，随着条件改善，老人生活
越来越好，但子女往往忽略
了老人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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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梅给老人梳头发。

李梦五老人非常满意在养老院的生活。

拉拉长长的的暮暮年年
一座民营养老院里的人生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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